
我们苦苦地追寻
——与祎琳赴辉县市峪河口再

寻父辈足迹有感
孙言铭（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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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岁月的烟尘，我们苦苦地
追寻，

从紫禁城的老街古巷，
到开封府的铁塔龙亭，
天安门前游行队伍里有你们的

呐喊，
大梁门下请愿队伍里有你们的

身影。

穿过岁月的烟尘，我们苦苦地
追寻，

书店街拐角楼上分明还亮着油灯，
旗纛街四十三号刚送出加急密信。
马府坑十九号还响着电键的滴

答声，
假扮夫妻战斗在敌人心脏，
传奇故事被说得精彩纷呈。

穿过岁月的烟尘，我们苦苦地
追寻，

在夺火镇夺火村的北庙里，
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整齐列阵。
在八路军兵工厂的鱼池村，
军械车间神秘地锁着两道门。
墙上的简笔画朴拙动人，
太行军民抗日的豪气塞满乾坤。

穿过岁月的烟尘，我们苦苦地

追寻，
在平城，在陵川，在晋城，
在薄壁，在平甸，在周村，
大王庙太行南区野战医院遗址，
我们终于捕捉到你们的脚印！
好心的红色遗址监管员李得金，
带我们找到了太行南区第五支队

的一座烈士坟。
碑上的字迹已被侵蚀得斑驳难认，
但是，碑额上的四个大字“太行南

区”却清晰遒劲！
隐约呈现出第五支队的印痕，
下 面 的 名 字 只 有 一 个 字 ——

“梅”，
我们推测应该是抗战初期英勇牺

牲的邹友梅。
我童年时听伯父讲过，爸爸讲过，
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陌生！

穿过岁月的烟尘，我们苦苦地追寻，

无论是战斗在太行山上，
还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无论是与敌斗争的漆黑暗夜，
还是轰轰烈烈的战争风云，
我们看见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砍去！
我们看到了青纱帐里闪烁的红缨！
我们听见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父辈们，
你们为之浴血奋斗的梦想，
如今都已成真！
请接受我们崇高的敬意吧，
你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太行

山上！
你们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将

永垂青史！

穿过岁月的烟尘，我们苦苦地追寻。

蓝天澄澈万里无云，
青山巍巍绿野茵茵，
在雄奇峻秀的南太行悬崖之下，
大王庙八路军野战医院正镌刻着

深深的年轮！

备注：
◇周村大王庙为太行南区八路

军野战医院，为伤病员休养治疗康复
之地。

◇紫禁城、开封府是我父辈读书
学习、开始革命之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父辈们
投笔从戎，参加抗战。他们最大的 24
岁，最小的只有12岁。

◇开封旗纛街四十三号是伯父孙
永慈为党做地下工作时的居所。

◇书店街拐角楼、马府坑十九号是
姑母吴敏（孙永德）做地下工作的地方。

◇鱼池村兵工厂是八路军的兵
工厂，史载，叔叔孙永宇奉命率部将
五支队武陟的兵工厂转运至夺火镇
鱼池村。

◇邹友梅——太行南区第五支队
队员，抗战初期，壮烈牺牲，部队立碑
纪念。

◇峪河口是太行南区八路军第五
支队的驻地，叔叔孙永宇时任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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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新乡日报》的不解之缘，仿
佛是一场命中注定的邂逅，它不仅是
我文学梦想的摇篮，更是我心灵成长
的见证者。从初次投稿的忐忑不安，
到如今在文学领域小有成就，这份报
纸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
路，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上世纪 90 年代，那是一个信息尚
未如此爆炸、但人们内心却对未知世界
充满好奇与渴望的年代。那时的我，血
气方刚，心中怀揣着对文学的无限热爱
与冲动，渴望有一个平台能让我心中的
文字得以展现。而《新乡日报》就像一
位慈祥的长者，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
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

记得第一次投稿时，我紧张得几
乎无法呼吸。那是我精心打磨的一篇
散文，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我对生活的
感悟与热爱。我小心翼翼地将稿件投
入邮筒，心中既期待又忐忑。几天后，
当我看到《新乡日报》上刊登了我的作
品时，那种激动与喜悦简直无法用言
语来形容。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
己心中的梦想在熠熠生辉，那是《新乡
日报》给予我的最初肯定，也是我文学
之路的起点。

《新乡日报》的可读性，是我与它
结缘并持续相伴的重要原因。在那
个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的年代，
它不仅仅是一份传递新闻资讯的报
纸，更是一个充满智慧与情感的读
物。无论是新闻报道、评论文章，还
是文学作品，都让人在阅读中感受
到生活的温度与深度。这些报道和
文章，如同一扇扇窗，让我看到了更
广阔的世界，也激发了我对文学创
作的浓厚兴趣。

我尤其钟爱《新乡日报》的副刊，
那里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之地。每一
期的副刊，都像是精心准备的文学盛
宴，既有对乡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也有
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探讨，激发了我对
文学创作的浓厚兴趣。我开始模仿这
些作品，尝试用自己的笔触去描绘生
活、表达情感。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
发现了文学的魅力所在——它能够跨
越时空的界限，将人与人的心灵紧密
相连。

《新乡日报》的编辑老师，是我文
学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引路人（如苏景
义、刘德亮、张佑山、李严、郭振亚、姬
光环等）。他们不仅具备专业的文学
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更有着对文学
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每当我投稿后，
他们都会耐心细致地阅读我的作品，
并给出中肯的修改建议。这些建议如
同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我文学创作的
新天地。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学会了
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如何更深入地
挖掘生活、如何更准确地表达情感。
正是有了这些专业的指导，我才能够
不断进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
格。几十年来，我共在《新乡日报》发
表散文、小说、故事数百篇。

除了编辑老师的悉心指导，《新乡
日报》还为我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
台。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
同的背景和经历，但都对文学有着同
样的热爱和追求。我们相互鼓励、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在这个平台上，我
不仅收获了友谊和成长，更感受到了
文学的力量——它能够让我们跨越时
空的界限，共同分享生活的美好与艰
辛、人性的光辉与阴暗。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新乡
日报》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它积极
拥抱新媒体，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拓宽了传播渠道，增强了与
读者的互动。这种互动性让我感受到
了媒体的力量——它不仅仅是信息的

传递者，更是思想的交流平台。在这个
平台上，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观点、分
享经验、传递情感。这种开放性和包
容性，使得《新乡日报》在新时代依然
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在《新乡日报》的陪伴下，我的文
学之路越走越宽。我不仅出版了多
部作品集，还参与了多次文学交流活
动，与来自不同领域的文学爱好者共
同探讨文学创作的奥秘。这些经历
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不仅是
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社会责任。通过
文学创作，我们可以传递正能量、弘
扬真善美、促进社会进步。因此，我
始终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神圣的使
命和责任。

回顾与《新乡日报》的这段不解
之缘，我感慨万分。这份报纸让我收
获了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喜悦。它教
会了我如何观察生活、思考人生、表
达情感；它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
与困难、保持坚韧与执着；它更让我
明白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它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和情感的宣
泄，更是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刻反
思和深刻洞察。

在与《新乡日报》相伴的日子里，
我见证了它的成长与变化。从最初的
纸质报纸到如今的多媒体平台，它始
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读者的关
怀。这种坚守与传承，让我敬佩和感
动。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新乡
日报》将继续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
力，引领着更多热爱文学的人们在文
字的海洋中遨游、成长、绽放。

同时，我也期待着与《新乡日报》
携手前行，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时代
篇章。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我将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念投
入到每一篇作品中。我相信，在《新乡
日报》的陪伴下，我的文学之路将会更
加宽广和光明。而《新乡日报》也将继
续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成为我
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滋养着每一个热
爱文学的心灵。

我琢磨着，跟《新乡日报》的情分，
还得继续加深加厚。

你说这报纸，它就像村口那棵老
槐树，根深叶茂，看着一辈辈人长大，
又送走一辈辈人。我呢，就像那树上
的叶子，春风吹又生，年年岁岁都围着
它转。

我打算，以后有啥新鲜事儿，有啥
心里头的小九九，还得第一时间跟《新
乡日报》说说。它就像是我的知音，啥
都能懂，啥都愿意听。我写的那些小
文章，就像是给它送去的家书，虽然不
咋值钱，但都是心里话，都是真感情。

我也知道，这报纸它不只是关注我
的成长，它还得关注天下大事、关注百
姓生活。所以，我也得不断学习，不断
进步，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新
乡日报》更丰富多彩，也让我自己更有
面子。

说不定哪天，我也可能成为《新乡
日报》的传奇，就像那些老一辈的作家
一样，让人家一提起来，就说：“嘿，那
小子，跟《新乡日报》可是老交情了！”
那得多带劲儿。

总而言之，我跟《新乡日报》这缘
分，就像是那黄河水，源远流长，奔腾
不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这缘分
就得继续下去。我得好好珍惜、好好
维护，让这段不解之缘，成为自己人生
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我与《新乡日报》的不解之缘
薛宏新（原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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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有两个咸菜罐，粗瓷的，两头
白，中间黑，比篮球还要大些，椭圆形，
每个罐脖上都有三个绳圈，穿上粗绳可
以吊挂起来。罐口上扣两个小瓷碗，白
底黑面，倒扣在缸口，正好把罐口封
住。两个罐，一个罐内常年腌的是豆
腐，—个罐里常年腌的是红绿辣椒。这
两样，是爷爷一生的最爱。

爷爷吃饭，从不挑剔，他一是嗜咸，
二是嗜辣，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腌辣椒。
不管是吃窝窝头、馒头、萝卜缨包子还
是喝小米粥、玉米糊、疙瘩汤，乃至吃蒸
红薯，爷爷都会就着辣椒。特别是中午
吃奶奶做的手擀捞面条时，爷爷常常是
一口面条一口辣椒，一碗面下去，小半
碗辣椒也就下去了。三伏天，爷爷中午
吃捞面条时，常常坐在老屋前大榆树下
横放着的大桐木树干上，光着脊梁，肩
上搭条毛巾，面前的小方凳上放一碗红
绿相间的腌辣椒，树荫下，爷爷一口面
条，一口辣椒，常常吃得汗流浃背，头
上、脖子、前胸、后背的汗像小河流淌一
样，蜿蜒着从爷爷古铜色的上半身淌
下。爷爷边吃边淌，边淌边擦，有的汗
珠竟直接从他的额头滴入碗里。爷爷
常说，这样的天气，就着辣椒吃面条最
过瘾、最痛快、最得劲儿。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中午，奶奶
又做了手擀面，我端着碗坐在爷爷旁
边，看他吃面就着辣椒吃得恁得劲儿，
就扭头看着爷爷。爷爷猜出了我的心
思，对我说：“尝尝，就着吃面，可得劲
儿。”我端着碗凑过去，在爷爷的辣椒碗
里夹了一筷子放进嘴巴里，刚嚼了两三
下，一股又咸又辣的感觉直击味蕾，舌

头和口腔立马有一种着火的感觉，辛辣
透过口腔直撞脑门，又进入鼻腔，登时
辣得我涕泪交加，我一口把辣椒吐到地
上，吸溜着舌头赶紧把碗放到小木凳
上，原地转圈跳脚蹦着，嘴里不停地叫
着：“辣死了，辣死了！”爷爷哈哈大笑着
说：“你吃得太猛了，快去拿凉水漱漱
口。”我飞也似地冲向水缸，舀起大半瓢
水连连漱口，又喝了两三口水，这才止
住了口中辣味，回到爷爷身边，嘴里兀
自说：“太辣了，太辣了。”爷爷说：“孩儿
啊，我像你这样大时，头一回吃辣椒，也
是辣得满地直蹦，可是吃着吃着，就不
觉辣了，反倒是越吃越香。不信，你每
次咬一点试试。”我将信将疑地夹了一
小条凑到嘴边，咧着嘴唇轻轻地咬了一
小点，刚觉得辣，马上扒拉一口面条，这
样去吃，马上感觉面条好吃了不少。我
对爷爷说：“就是，就是！”爷爷又是一阵
哈哈大笑。从那之后，每次吃捞面条，
我就端着碗去找爷爷，从他的辣椒碗里
夹两筷子放在碗边，小口辣椒大口面，
也是吃得汗下如雨，那种酣畅淋漓的通
透让我也逐渐喜欢上了辣椒。直到现
在，但凡在家吃面，必先腌一小碗辣椒，
且是红绿相间的那种。

土地包产到户前，爷爷一直在生产
队的菜园里干活。每天吃过早饭，爷爷
就拎上一个暖水瓶去菜园里，一直忙活
到中午头，我放学回家，奶奶也就基本
上做好了饭。奶奶边切面条边对我喊：

“三啊，去菜园里喊你爷下晌吃饭了，我
这儿马上下面了。”我放下书包，小鸟一
样飞向菜园，离着老远就喊：“爷爷，面
条快下锅了，下晌吃饭了。”

有一次去菜园喊爷爷吃饭，看着架
子上滴溜着的翠绿翠绿的小黄瓜、已经
红透的西红柿、肥嘟嘟的紫茄子，我就
小声对爷爷说：“爷爷，这会儿没人，给
我拧个尝尝呗。”爷爷脸一沉：“这是队
里的，没有人也不中，你过来。”爷爷把
我领到河边，原来这里有一大片荒地，
都是砖头瓦块和杂草，爷爷利用空闲时
间，用了半个月把杂草清掉，把破砖烂
瓦一块块捡出堆在地边，开出一亩地大
小的一片荒地，也都种上了蔬菜，只是
没有队里的样多，但黄瓜、西红柿、茄子
都有，也有韮菜、大葱，但一半都是辣
椒。爷爷说:“这是我开荒种的，这里的
可以吃。”说完，就走进地里，黄瓜、西红
柿、茄子各摘了一个，放进浇地的垄沟
里洗净递给我。“吃吧，队里的不能动，
要不队长和大家就不信任我了。”我看
着爷爷，点头如小鸡啄米。

夏秋两季，生产队每周分一次菜，
一般是周六下午五点，爷爷这天中午一
般只午睡到下午两点，就起床进园子摘
菜，分类堆放，然后按每人二斤的标准
按户分堆，每堆上放有户主名字的小纸
板。排队签字，之后装车拉走，旁边放
着一个地磅，谁家有疑问均可现场复
称。每签一户，爷爷总要说：“旁边有
磅，再过过，再过过。”可从来没有人去
再过，爷爷的为人处事，大家都信得
过。我这时才懂得了爷爷为啥不让我
吃队里的果蔬。

一天中午放学，我去喊爷爷回家吃
饭，看到他光着膀子，在大日头底下挥
汗如雨地在河边用泥巴砌墙，我问爷
爷：“爷，大热天的，你这是弄啥嘞？”“大

家伙在地里干活，有时想上茅房没地
方，我弄个临时的，既方便了社员，又给
菜园子攒了肥，一举两得。庄稼一枝
花，全靠粪当家。菜地不能上化肥，上
化肥种出的菜，味儿不正。”

爷爷屋里的墙上钉了一排大铁钉，
上面挂了一大溜葫芦，每个葫芦里都装
着一种菜籽，这些菜籽都是爷爷秋天精
心挑选后晒干储存的。爷爷说，这样来
年就不用再让队里花钱买菜籽了。爷
爷用的洗脸盆是生铁铸造的，用了几十
年了，一次不小心从凳子上摔到地上，
盆底裂开了一道纹，洗脸时总漏水，父
亲说：“扔了吧，我去买个搪瓷的吧。”爷
爷不同意，说“买个新的得七八块钱，箍
箍就行了”。后来，街上来了锔锅的，爷
爷花了两块钱，锔了 5 个铁钉，一直用
着。爷爷和奶奶一共生育了5个孩子，4
男 1 女。父亲是老大，在乡办的综合厂
工作，四叔和姑姑也在综合厂上班，三
叔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小车队当兵，复员
后也安排到了综合厂。二叔在邮政局
工作，是家里唯一的国家正式职工。爷
爷空闲时，经常给我讲他年轻的时候和
我父亲及叔叔、姑姑小时候的事儿，讲
着讲着爷爷就会对我说：“现在的日子
是真好啊，每天能吃白面馍，每天能吃
捞面条，吃的时候还能就着小葱拌豆
腐，就着腌辣椒，这就是天底下的幸福
生活啊。”

让爷爷幸福感倍增的，还有那两个
咸菜罐，那是爷爷幸福生活的点睛之
笔。我常常在想，要是爷爷能活到现
在，过上现在的生活，那爷爷不知道该
会幸福成啥样子啊！

爷爷的咸菜罐
浮尘（新乡市）

往事如歌往事如歌

大半个世纪，我百无一用，却自豪
有健在而善良的母亲。

几年前的一天中午，母亲离我而
去，65岁的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母亲名叫魏新华，1925 年出生，武
陟县詹店镇人，她的父亲魏安岚当过乡
村教师，因保护村民1939年被侵华日军
活埋，此后母亲和姥姥一家人相依为
命，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多年来，浮现在我眼前的永远是母
亲不屈的个性和诚实善良的品格。

母亲不愿在城市久住，只有随她。
母亲说，穷家难舍，躺在农村自己洒过
汗水、流过泪水的土地上休息最踏实，
睡觉也香甜。而我知道母亲更不舍的
是那里有她的救命恩人。

灾荒年生父裴新光因病英年早逝，
家庭的变故和生活所迫，母亲背井离乡
外出讨饭时经人介绍遇到相惜相怜之
人，母亲心善，从此托付终生。

我刚懂事那年，农村是大集体农
业，忘不了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收工时带
我路过玉米地，我背向她偷偷掰了棒金
黄色的玉米，想着回家煮煮吃。母亲发
现后一巴掌把我打哭了，说是集体的东
西不能往自己家里拿。从此，我开始敬
畏母亲的严厉。更忘不了，夏季连降几
天大雨，家里住的土坯房顶渗透了直往
下漏雨。特别是夜里雨下得更大，母亲
点着油灯用水桶、面盆整夜接雨水往屋
外倒，护着我和幼小的姊妹们睡觉。记
得我 7 岁那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母亲带
着我出延津县老家，又从新乡市辗转坐
火车去探望远在詹店农村的姥姥，下了
火车还要徒步走3公里的路程。不巧那
天正遇上小黄河堤坝决口，路上到处都
是水，直到深夜还未走到姥姥家，而且
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眼前出现一片坟
地，坟地里也都是水，在昏暗的月光下
让人十分害怕。母亲便背起我踩着深
过大腿的积水继续赶路，走了很远仍然

没走出那片坟地，我吓得趴在母亲肩膀
上不敢吱声不敢抬头，只是大把触摸着
母亲脸上淌下的汗水……后来，遇见一
位老汉，他拿着铁锨引领着母亲走出了
那片地带。到达姥姥家时已是深夜，因
水淹全村人都迁到了附近的大堤上暂
居。母亲一见姥姥就抱头痛哭起来，哭
过后才发现她亲手给姥姥做的月饼全
弄丢了。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尊老敬老，待
人处事厚道诚实，深受邻里称赞。

母亲还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国
家建设，由于吃苦耐劳，被上级评为先
进个人，给她发了一张奖状和一条围
巾。这些奖状和奖品母亲一直保留到
我上初中的时候，后来由于多种原因，
那张奖状也不见了。

我小的时候，地里种的主要是红
薯和高粱，其他农作物很少。当时有
句顺口溜：“高粱面、红薯馍，离开红薯
不能活。菜叶汤、照月亮，小孩喝饱光
尿床。”我们家的情况本来就差，后来
弟弟的出生和父亲的去世，让家里的
生活变得更难了。后来，允许单干，土
地分到各家各户了，由于母亲不善耕
种，我和姊妹们又小，所以日子依然过
得很紧张。到了春夏，早晨的第一件
事就是提着篮子跟着姐姐去荒地挖野
菜，直到把篮子装满才回家。有一次
正在地里寻找野菜，突然有一条蛇向
我们爬来，姐姐立刻拉紧我转身就跑，
跑回家里才发现挖菜的铲子弄丢了。
母亲知道情况后，把我和姐姐紧紧搂
在怀里，不停地劝导、安慰我们，随后
又带着我和姐姐原路找回了铲子。我
清楚地记得母亲对我们说：“土地里的

长虫（蛇）身上三分神，是益虫，会保护
庄稼，不咬人。以后再见了不要害怕，更
不能伤害它。”听了母亲的话，我们也不
再害怕了，再去野外挖野菜胆子也大了
起来。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同样的米
面她能掺和野菜粗糠多食用数日，还能
做出不同的味道来。弟弟出生的时候母
亲睡的是草铺和土炕，家里买不起粮食，
那天是邻居七拼八凑送来的鸡蛋等食品
让母亲滋补身体。至今我们都对东古墙
村陈富禄全家和邻居们心存感激，念念
不忘。

母亲流落异乡后，我们姊妹几人由
爷爷奶奶照顾，供我读书到高中。1972
年我去青海参加了工作。两年后经推
荐，我进入南开大学读书，毕业后长期
在青海省机关工作。母亲生养我们所
经受的磨难、乡亲们的帮助、爷爷奶奶
的恩养和国家的培养，这一切的一切都
让我永远铭记。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在青海工作
时，生活条件逐步好转，但我是母亲心
里永远抹不去的牵挂。她虽然年迈体
弱，还千里迢迢几次从河南来看我，每
次来都带些老家的土持产。母亲说，在
外面工作的人吃上老家的东西可避免
因不服水土而生病。母亲每次临走时，
总要唠叨半天叮嘱我照顾好身体。记
得我接母亲第一次来城市是 1983 年。
刚到西宁市那天，亲人们备好了丰盛的
午餐，母亲看见上来一大桌饭菜第一句
话就说：“这太浪费呀！”用餐时母亲显
得很不自在，还推掉我们给她夹的菜。
后来每次在桌上一起吃饭，母亲都显得
拘谨、谦让，等我们都吃罢饭各自上班
去了，她就把桌子上的饭菜收拾得干干

净净，把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我忙于
工作并没有读懂母亲的内心世界，但是
这些点滴经常在我眼前回放，时间越久
越感到与母亲的差距。

母亲常说：“人到世上来都不容易，
可不能只顾自己、麻烦别人，看到有困
难的人，就尽力帮帮人家。”母亲的叮嘱
和影响，让我学会了自律，学会了吃苦
耐劳和拥有一颗同情心。

我喜欢母亲叫我的乳名，经常听她
的遭遇和故事。后来虽然生活好转了，
我仍然非常喜欢吃母亲做的柳絮菜、玉
米粥和烙面饼。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
成为过往，杂乱的农家小院里再也听不
到母亲的唠叨和召唤，再也见不到她坐
在门口的砖块上给我缝补衣物的情景，
再也见不到那个身体瘦弱却时常面带
笑容的慈祥的母亲。

人们常说：世上最美的声音是母亲
的呼唤。失去了母亲我才体会到了这
句话的分量。想起我去大西北工作那
年与家人分别，我去武陟县农村看望了
母亲。分手那天，母亲含泪顶着凛冽的
寒风送了我一程又一程，嘱咐我：“出门
在外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活，抽
空儿给家打个信。”这简单的话让我铭
记在心。“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
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
无。”真后悔自己对社会贡献太小，也没
有给母亲带来殷实的生活，后悔没尽许
多应尽的义务，后悔陪伴、照料母亲太
少太少。

母亲的一生不易，我衷心感谢所有
关心、爱护、陪伴、帮助母亲走过坎坷一
生的人们，特别是她的知遇恩人，更有
武陟县我的妹妹、妹夫及家人。母亲，
孩儿第一次和您分开是生活所迫，虽百
折千回却也能和您常聚在一起；而这次
您走了，孩儿和您却是阴阳两隔，我还
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和您说，欲诉不能，
只能化作永久的思念。

永久的思念
裴祥旺（新乡市）

亲情低诉亲情低诉

过客 李青春 摄

摄影天地


